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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原 的 夜 风 带 着 凉 意 ，临 时 宿 舍

里，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大队长冯俊的

目光扫过面前几十张黝黑的脸 庞 ——

这 是 一 群 下 连 后 就 转 到 驻 训 场 的

新兵。

“ 咱 们 大 队 的 番 号 是 血 与 火 铸 就

的 ……”冯俊介绍道，从 2015 年组建至

今，大队排除地雷及未爆弹 20 余万枚，

移交安全土地 60 多平方公里……他忽

然停住，望着这群列兵问：“怕吗？”

新兵们尚未回答，冯俊身边的一级

上士徐刚笑着说：“怕啥？咱们冯大队长

扫雷根本不用探雷器，一屁股‘坐’下去

就能找到地雷！”

哄笑声中，冯俊讲起了那次遇险的

经历。这并非他第一次被拉回记忆的

“雷场”。去年在上级组织的情景课巡讲

中，他就回忆过这段往事——

2019 年 11 月 17 日，边境雷场。冯俊

像往常一样带队执行扫雷任务。官兵背

着 20 多公斤炸药，在密林中蹒跚行进，

作训服早被汗水浸透。

“原地休息！”冯俊喘着粗气下令的

同时就地坐下。

“别动！你脚边有根线！”身旁的战

士董臣江突然急切地对冯俊说。

俯身拨开腐叶，冯俊的指尖顺着金

属引线摸索。“完了，我正坐在一枚地雷

上。”摸到圆柱形雷体，他立刻明白了自

己的处境。

“都闪开，退后 50 米！”冯俊的嘶吼

声回荡在山谷。等待救援的时间里，父

母的面容、未婚妻的身影在他脑海里一

一闪过……

百米外，董臣江套上防护服步步逼

近：“让我来！”

引线已经锈蚀，稍一触动便可能被

引爆。董臣江俯身趴在地上，将工具钳

小心探入泥土。冯俊对他说：“剪吧，我

相信你！”

作业完毕，董臣江轻声说：“起来吧，

没事了。”危机化解，冯俊却依旧坐在原

地一动不动，满头大汗。

当 夜 ，冯 俊 从 噩 梦 中 猛 然 惊 醒 。

浓 稠 的 夜 色 里 ，烟 头 明 灭 不 定 ，惊 魂

一 幕 反 复 闪 回 。 一 时 间 ，阵 阵 恐 惧 袭

上 冯 俊 心 头 ：“ 我 可 能 再 也 上 不 了 雷

场了……”

“想到父母和未婚妻，确实怕。但我

是杜富国的队长，怎能退缩？”次日清晨，

冯俊带着队伍再次踏入雷场。

如今，那枚失效“哑火”的地雷，静卧

在大队队史长廊展柜里，成为大队独特

的教材。

窗外，熄灯号打破了高原夜晚的宁

静。望着宿舍里新兵青涩的面庞，冯俊

知道这些年轻的战士要成为真正的扫雷

兵，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真正的扫雷兵，要永远在生死一线

修习那堂名叫“无畏”的课。扫雷兵真正

的传承不在雷场，而在那颗悬于深渊之

上仍选择勇敢向前的心。

有 一 种 课 堂 叫“ 雷 场”
■李光磊 赵文环

第1827期

以老带新

扫雷排爆没有“容错
空间”，必须由见过生死
的人先上

一次，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接到紧

急任务：友邻部队在某地实施实弹射击

时，发现 5 枚未爆弹。

大 队 立 即 抽 组 任 务 分 队 前 往 处

置 。 这 个 7 人 任 务 分 队 阵 容 颇 具 代 表

性：一级上士韦易智、二级上士杨斌和

郑盛鹏，都是蹚过边境雷场的老骨干；

中士詹皓博、下士曹汝林则是没什么实

战经验的年轻军士；陈庆康、王昊天都

是上等兵。

这种以老带新的组合，近年来成为

执行任务人员的常态。该大队支援保

障队队长刘泽锋告诉笔者，自 2018 年中

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结束后，

新加入大队的年轻官兵大都缺乏实战

经验。

刘 泽 锋 曾 带 出 80 余 名 骨 干 ，曾 几

何时却苦于人才断层：“每次出任务，翻

来覆去，就是那几个老面孔。”

这支全军唯一的陆上扫雷专业力

量，在边境大扫雷行动结束后，任务重心

发生了转变：从集中清除战争遗留雷场，

转向应急扫雷、零星排爆、维和任务与日

常训练。

职能转型的背后，人才断层与任务

多样化的矛盾比较突出，“老兵扛旗、新

兵旁观”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刘泽锋清晰记得 2023 年 3 月的那一

幕。那时，他带队到边境宣讲地雷未爆

弹知识，突遇一位村民求救：多年前，他

曾捡拾一枚未爆弹埋在自家菜园中，但

如今记不清具体位置了。

闷热的午后，路边小菜园的泥土被

烈日烤裂。二级上士黄祖恩手持探雷器

将整个菜园搜了一遍，也没听到探雷器

的变音。

是未爆弹埋藏深度超过探雷器探测

深度，还是发生了位移？黄祖恩不甘心，

又探测了一遍，仍未听到变音。

下士卢德太紧握探雷器，眼中闪烁

着渴望，请战上前搜排，却被刘泽锋喝

止：“退后！这活，得让见过生死的人先

上。”

卢德太是新加入大队战士中的佼佼

者，却无一次实战经验。菜园紧邻民房，

那枚埋藏多年的弹，位置无法确定，一丝

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班长，让我来吧！我的训练成绩全

优。”卢德太再次请缨。黄祖恩没说话，

只是摇头。

从边境雷场走下来的黄祖恩跪在地

上，探测一遍，清理一层泥土，再探测一

遍，不停重复着动作。

铲尖每掘一寸，汗珠就顺着黄祖恩

鼻梁滚落下来。突然，探雷器的嗡鸣声

变得尖锐。

村民疏散后，黄祖恩独自跪地，继续

作业。一个多小时后，在 40 厘米深的土

层下，一枚锈迹斑斑的未爆弹显露出来。

其间，卢德太又申请了 3 次，均被拒

绝。直到这枚弹被完整剥离，引信确认

稳定，黄祖恩才招手让卢德太靠近并执

行转移销毁任务。

那是卢德太入伍以来，第一次在实

战中直面爆炸物。他跪在地上，双手轻

轻托起锈蚀的弹体，慢慢移向沙箱……

“轰——”远处空旷地带，阵阵烟尘

腾起。村民连声道谢，卢德太却心有余

悸。那一刻，他真正领悟到：扫雷排爆，

容不得半分差池。

卢德太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大队，

新作业手首次参与高危作业前，往往要

经历漫长的“见习期”。

大队长冯俊的记忆里有不少教训：

一名训练成绩全优的下士，首次处置未

爆弹时，手抖得握不住工具；另一名义务

兵在模拟场上镇定自若，却在实战爆破

声中受到惊吓。

“训练场满分，不等于雷场及格。”冯

俊面色凝重，“扫雷排爆不是电子游戏，

不能重来。稍有差池，就会付出生命的

代价。”

更 严 峻 的 是 ，转 型 期 的 任 务 比 边

境扫雷更凶险。边境遗留雷场尚有规

律可循，如今官兵面对的却是新威胁：

刚 坠 落 的 未 爆 新 型 炮 弹 、村 民 私 自 捡

拾 的 未 爆 物 、维 和 任 务 中 陌 生 的 外 军

炮弹等。

2023 年以来，大队执行的百余起零

星排爆任务中，70%涉及性能不稳定的

爆炸物。

“锈蚀的老雷像定时炸弹，但新弹更

致命——内部结构完好，震动、碰撞都可

能发生爆炸。”冯俊翻出相册，指着一枚

弹体锃亮如新的炮弹说。

实战机会少，导致年轻军士缺乏经

验。为填补人才缺口，大队加强了年轻

官兵的基础训练，提高实战模拟频率。

然而，这些措施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见

效。在过渡期内，老兵们依然默默扛起

最危险的任务，用生命为后来者铺就安

全通道。

人机协同

无人设备可以降低
风险，但化解绝境的是
“人脑中的经验库”

夜雨敲打着野战帐篷，防水布上的水

珠不断滚落。刘泽锋坐在桌前，紧盯着眼

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

在一线扫雷排爆十年，他积累了大

量执行任务的资料。此刻，他正在编撰

《未爆弹处置实战手册》。

刘泽锋的手指在鼠标上不停滑动，

停在一个文件夹上，记忆瞬间回到 4 年

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排爆任务中。

2021 年 5 月 7 日，云南大理祥云青

海湖水库清淤施工被打断，两枚战争年

代 遗 留 的 未 爆 航 空 炸 弹 从 淤 泥 中 露

出。接到求援，刘泽锋迅速带队前出。

抵达现场后，官兵发现，两枚航空

炸弹离最近的居民区不到两百米，上千

名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探测，再探测！一厘米都不能漏。”

刘泽锋的声音斩钉截铁。官兵手持探雷

器，一寸一寸扫描着湖滩。地表探测结

束，他们又用航弹探测器进行探测。

突然，航弹探测器屏幕显示出一枚

弹体。向下挖 0.9 米后，第三枚同型号航

空炸弹惊现！

刘泽锋很清楚，这些航空炸弹保险

全部处于战斗状态，震动、摩擦甚至温度

变化都可能引发爆炸。

三面民房林立，一侧邻近高速公路，

一旦 3 枚航空炸弹同时爆炸，破坏作用

巨大。

排爆手都知道，与爆炸物待在一起

时间越长、风险越高。尽管大队试用过

“激光销毁”等无人作业方式，但这些无

人装备还从未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实战

应用过。

刘泽锋与战友们商议决定：采用激

光束远距逐枚引爆，避开人员接触；若失

效，再以 TNT 诱爆。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航空炸弹破片和

冲击波对周边造成伤害，官兵们在 3枚航

空炸弹周围分别堆制了 1.5米厚、2米多高

的挡墙，并挖制了多道深达2米的减震沟。

第一枚裸露航空炸弹被激光锁定，红

光一闪，巨响震彻湖谷，这枚未爆弹被成功

处置。然而，官兵还来不及高兴，第二枚半

露航空 炸 弹在激光诱爆时却出现意外。

无人机传回的画面显示：激光击中弹体后，

裂而未爆。

二级上士李书明穿着重型防护服，

缓步进入现场，贴近弹体设置了 2 公斤

TNT。随着爆破声响起，第二枚航空炸

弹被成功处置，紧接着第三枚航空炸弹

也被诱爆。

机器可以降低风险，比如无人机成

像替代了人工初步勘察，激光销毁也可

以避免人员近距离作业。但这次任务还

原出一个真相：机器可以积累数据，但不

会“积累经验”。

当激光失效时，是指挥员刘泽锋基

于数百次排爆的经验，果断迅速切换方

案；是排爆勇士们对 TNT 药量、设置位

置的肌肉记忆，化解了危机。

“再先进的设备也不懂弹体锈蚀的微

妙差异，读不出引信开裂的死亡信号。”冯

俊坦言，“无人设备降低了风险，但化解绝

境的始终是‘人脑中的经验库’。”

创新，绝非以机器替代人，而是让科

技为更多扫雷兵护航。多型无人设备纳

入大队训练体系：无人机勘察模拟排爆

场，排爆机器人远程转移未爆弹，演练激

光器远距引爆。

尽管如此，大队的训练重心仍是“经

验传承”。课堂上，老兵演示如何探测定

位地雷未爆弹；雷场上，义务兵只能在安

全区域观摩，直到考核通过。

前不久一次排爆任务中，二级上士郑

盛鹏带着中士詹皓博和上等兵陈庆康参

加。郑盛鹏示范排除一枚未爆弹后，便在

一旁指导詹皓博排除另一枚未爆弹，而陈

庆康全程只能在起爆点远程观摩学习。

“容错率为零的行业，活下来才能

教 下 一 代 。”刘 泽 锋 带 出 的 骨 干 中 ，15

人 立 功 ，1 人 提 干 ，正 是 这 种 千 锤 百 炼

的经验链的延续。

水库的弹坑早已被覆盖，但大队的转

型之路仍在延伸。近年来，大队官兵的认

识愈发清晰：无人机和激光设备承担基础

排爆任务，有助于降低官兵伤亡率，但核

心决策仍有赖于“见过生死的人”。

冯俊在训练场对新兵喊话：“无人设

备只是我们处置的一种手段，但处置方

式的选择必须靠实战锤炼！”

远 处 ，模 拟 雷 场 的 爆 破 声 隆 隆 作

响。年轻官兵的手有些颤抖，但他们前

进的脚步没有停下。

以变应变

雷场没有标准答案，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某靶场，烈日炙烤草地。冯俊蹲在

弹洞旁，汗水浸透作训服。眼前的 3 个

洞口，每个洞底都蛰伏着一枚 20 多公斤

的新型未爆弹。未爆弹的具体位置与朝

向，无人知晓。

这是冯俊多年排爆生涯中，首次遭

遇这种情况。若按传统做法，从后往前

挖，一旦碰上弹头对着的方向，稍有不慎

就会触发引信，后果不堪设想。

危险远不止于此：靶场散落着大量

弹片等金属信号源，干扰探雷器、航弹探

测仪工作；土质松软，轻轻一挖洞口就

塌，掩盖炮弹射入轨迹。

无法定位如何挖掘？洞口坍塌如何

寻弹？冯俊眉头紧锁，猛然想起自己处

置钻入地下火箭弹的一次经历。那次，

他曾用一根 PVC 管成功探测深度。

受此启发，他找来一根鱼竿，小心翼

翼探进弹洞深处。在地面标记方向后，

他又倒退一米，画出安全线。接着，他将

面粉塞进洞内，防止挖掘过程中弹洞坍

塌后丢失轨迹。

安全线外，挖掘机轰鸣作业。挖至安

全线附近，冯俊接手，进行人工精细挖掘。

最终，在近2米深处，那枚未爆弹现形。

冯俊在引信连接部精准开槽，塞入

2 块 TNT，以双雷管起爆方式成功处置。

这是生死一线的智慧迭代：面对新

型 弹 药 ，无 现 成 教 案 ，官 兵 靠 经 验“ 解

题”。弹洞歪斜，他们用面粉标记加鱼竿

测深，划定安全界线；挖掘高危，他们采

取机械先行、人工收尾。

“扫雷排爆不能刻板地套公式，需要

因时、因地、因事灵活变通。”冯俊说。

日益多元的任务，每次都是未知方

程 。“ 今 年 ，我 们 准 备 编 一 本 自 己 的 教

材。”冯俊和战友们正准备结合多年的实

战经历，把未爆弹处置经验整理成册。

教材提纲由冯俊起草，内容涵盖爆

炸基础理论、常见未爆弹的基本销毁操

作和特殊情况处置，传递的核心理念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扫雷排爆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不断

迭代的处置经验。迭代，源于血泪教训

的转化。近年来，许多排爆任务中涉及

自制爆炸物和新型弹药。

险情催生新战法。面对新弹“掉头”

风险，他们摒弃纯人工作业方式，采用机

械+人工分段作业，提升作业效率的同

时降低触爆风险。这些创新做法被写入

教材，成为教学案例。

尽管教材集纳了国内外扫雷排爆的

许多实战案例，但冯俊总是向战友们强

调：“面对生死考验，我们方法要多些，思

路要开阔一些。”

未来任务会更复杂，但制胜法则不

变：因时而变，因事而变。这部教材，正

是这一逻辑的结晶。它不给固定公式，

只给“解题思维”：随时调用经验库，灵活

组合方法。

扫雷排爆战场，考题永远在刷新。

见多识广，办法自生；因势而新，方能制

胜。正如扫雷兵那个用面粉标记的弹洞——

它深埋死亡，却催开了“智慧之花”。

一 群 扫 雷 尖 兵 的 突 围 之 路
■罗 奎 杨中云 赵文环

图①：“排雷英雄战士”杜

富国（左八）与正进行训练的

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官兵在

一起。

骆华英摄

图②：陆军某扫雷排爆大

队官兵正在雷场搜排地雷和

爆炸物。

黄 巧摄

图③：陆军某扫雷排爆大

队组织训练，战士操作无人机

远程放置起爆装置。

赵文环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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